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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芬兰生物学家格迪斯在 1915年出版的著作《进化中的城市》中认为：“城市是一个活的有机体”。

同样，村落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有机体。那么这个有机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在结构和生命逻辑？在以往的研究中，

学者并未予以关注。文章认为，“户”是村落生命有机体的基本单位，是构成村落有机体的“细胞”；“人”是居

住在“细胞”空间中的细胞核，细胞核携带着遗传基因。在“人”的自我生产过程中，不断促使细胞分裂、繁殖，

从而导致具有血缘纽带关系的机体组织的发育和生长，最终形成村落有机体；个体细胞的生长包括分裂、繁殖、死

亡、再生、重组、侵入等多种生命形式。在结构上，村落有机体同样遵循细胞—组织—器官—有机体的生命结构。

在机体组织的生长和发育过程中，细胞功能开始分化，某些细胞（空间）发育成为村落有机体的“器官”，以整体

大于个体的方式增加有机体生存能力的原则，接替或整合个体细胞中的某项管理功能，从而实现群体细胞的控制，

达到群体细胞协作的一致性；按照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，社会有机体包含“经济、政治、思想、血缘、伦理”五

种关系，相对应的，文章认为，村落有机体具有“经济、政治、思想、血缘、伦理”五大器官，它们分别以“经济

中心、行政中心、教化中心、宗祠、礼乐中心”形式表现出来，从而解读村落生命有机体生长的内在逻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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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机体是具有生命的个体的统称，包括植物和动物，例如最低等、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，最高等、最复杂的人类。有机体

由一个个独立的细胞构成，结构上，由细胞—组织—器官—有机体个体一级一级组成
[1]
。不同角度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。

如社会学家认为“行政主体”是一个“有机体”；经济学家认为“经营者市场”是一个“有机体”；物理学家将大多数自然生

成的“材料”称为“有机体”；芬兰生物学家格迪斯则认为“城市”是“生命有机体”[2]。马克思则认为“社会”是一个“有机

体”等[3]。 

人类社会进入对偶制的婚姻制度以后，对于村落有机体来说，“户”是村落社会、经济、文化活动的最基本单元。从空间

生长的角度，我们将“户”所占领的空间——住宅院落空间，称之为村落有机体的“细胞”（以下简称细胞），而居住在这个空

间中的“人”是细胞核，如图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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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细胞结构示意图 

细胞核携带着文化基因，保持着维持生命状态的方法，这些方法就是细胞的重要功能，并占据一定的空间。随着细胞的分

裂，细胞开始分化，有的细胞发育形成为功能器官，从而控制着细胞群体的共同行为。我们将村落中各种控制着细胞群体共同

行为的公共空间称之为村落有机体的“器官”（以下简称器官）。如此，细胞—组织—器官—村落，由低级向高级生长发育，形

成村落生命有机体。 

那么，村落有机体是如何从细胞发育而成的？机体内各器官之间的相互作业关系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逻辑？本文试从中国

传统哲学、马克思主义哲学、生物学等多学科视角，来讨论这两个问题。 

1 理论基础 

1.1老子的空间有无论 

村落空间的生长，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生长过程。老子在其道德经第十一章中说：“三十辐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埏

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。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”[4]意思是说：“三十根辐条

汇集到一根毂的孔洞当中，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，才有车的作用。揉和陶土做成器皿，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，才有器皿的作用。

开凿门窗建造房屋，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，才有房屋的作用。所以，‘有’给人便利，‘无’发挥了它的作用”。老子

认为世间万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，有、无相生，而无为基础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 

此处的“无”，就建筑来说，是空间的实际存在。而由“无”所生的“有”，则是该建筑在时间和空间的赋值，因此，建

筑就具备了空间的历史性和地理性，同时该空间承载了活生生的人的生活，空间也就有了社会性。而空间能满足人的各种生活

的需求的性状，便是该空间的“功能”，即老子所说的“无之以为用。” 

1.2格迪斯的城市进化论 

格迪斯认为：“城市是一个活的有机体”。他在《进化中的城市》一书中写道：“伦敦这条‘章鱼’（octopus），或者叫

‘水螅’（polypus），是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的增长物——或许最像一个巨型的珊瑚礁的伸展。最容易让人联想到铁路，他是朝

夕涌动的动脉，蔓延的电报线，是神经线。开展伦敦的历史调查——就像胚胎学——对庞大的整体的调查，是非常有趣的，甚

至是有必要的。”[2]很显然，格迪斯是把城市当做一个生命有机体来考察，它有血有肉，不断进化发展，如何让生命体保持健康，

如何组织有机体的结构，并满足未来发展需求，是其关注的重点，给我们考察一个村落生命有机体提供了方法论。 

1.3列斐伏尔的“空间生产”理论 

列斐伏尔在其《空间的生产》一书中说：“当自然空间被人工围合，便赋予了这个空间的社会属性，它便有了空间的物质

性、社会性和精神性，便赋予了空间的文化内涵。”空间的生产，取决于“空间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。”“空间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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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资本、权利、利益等经济政治要素和力量对空间的重新塑造。”[5] 

1.4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 

马克思指出，所谓社会有机体是：“囊括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关系的总体性范畴，指人类社会以生产方式为基础，各种社会

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构成的整体。包括经济关系、政治关系、思想关系、血缘关系、伦理关系。”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社

会的本质，揭示了社会五大关系是有机体生命运行的内在动力。进而指出：“社会有机体形成于人的实践和交往活动中；社会

有机体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有机体；社会有机体的再生产和更新的内在机制是物质生产、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统一。”[3]

本文认为，物质生产、精神生产的动力机制来源于人的自身生产。 

2 细胞的生命演化 

任何一个村落有机体，都是由始迁祖所创建的第一个细胞开始发育而逐渐形成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村落有机体经历了细胞

的分裂与繁殖、某些细胞的死亡与再生、细胞的重组，组织的发育、器官的形成等生命过程；某些村落，会经历异质细胞的入

侵，继而异质细胞发育形成自己的组织和功能器官，从而形成多姓氏的村落空间。因此，我们考察村落有机体生长，应着眼于

“细胞”的生命演化规律。 

2.1细胞的分裂 

细胞核（人）携带着文化基因，不断从事着人的自身生产，他控制着细胞的分裂等生长过程。当一对夫妻完成人的生产，

便进入“漫长”的养育之路，继而进入到子女的婚嫁、新家庭的组建阶段。当新人开始独立生活，核心家庭便开始“分家”，

母体细胞开始分裂，从母体细胞中独立出以“户”为单位的新的细胞空间。中国从秦朝开始，分家就成为社会管理主要内容。

在商鞅变法中，其中一条重要内容，就是户籍制度改革。商鞅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，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，

强迫任何男子，一旦成年，必须分家。其目的有二：提高劳动积极性，提高政府税收。这种户籍管理，影响了此后中国 2000多

年历史直至今天。 

母体细胞分裂，有两种形式：一是空间分裂型。新细胞从母体细胞中划分出一个独立生活的空间，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经

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中；二是空间繁殖型。即母体细胞繁衍出一个独立于母体细胞空间之外的建筑空间。繁殖型也可称之为资

本占用型。因为，没有一定的资本，无法完成新建筑空间的建造，无法完成对一个新空间的占领。如此儿孙代代相继，村落有

机体不断发育、生长。如图 2。 

 

图 2细胞分裂示意图 

细胞的分裂，同时伴随着社会关系的空间隔离。在空间分隔带，往往形成新的社会矛盾，并成为家庭的地缘政治边界。上

述第一种细胞分裂形式，使细胞的社会属性，进一步碎片化；第二种形式，使社会属性往更开阔的自然空间延伸、生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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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胞分裂，最主要体现为财产的分割，包括不动产和其它家产。因此，空间的权属，体现为“纵向的传递和横向的分割”。

即在父子之间，体现为纵向传递，而在兄弟之间，则体现为横向的分割。纵向的传递，承载着“孝”的义务关系；横向的分割，

体现为“悌”的约定俗成。无论纵向和横向的分割，均受制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约束。超越传统伦理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的空

间分割，将产生不稳定的空间，即所谓有矛盾纠纷的空间，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源发地。 

2.2组织的形成——树状结构的血缘组团 

细胞的分裂过程，构成了具有血缘纽带关系的建筑空间组合。血缘传承关系在宗谱中用谱系图表示。谱系图记录着由始祖

而下的血缘传递过程，构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树状结构。同时，谱系图不但记录着血缘的传递关系，也记录着建筑空间的

生长过程。 

古语有云：“二十弱冠，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花甲，七十古来稀，八十耄耋。”[6]男子冠礼，女子笄

礼，本意是为了禁止与未成年的异性通婚。加冠礼后，往往进入婚嫁的时间节点，而男婚，即意味着新家庭的诞生，细胞也孕

育着一次新的裂变。因此，建筑空间每一次裂变，时间大致相隔约 20年。 

同时，村落细胞的生长，也存在着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性。在古代建筑平面形制中，方向代表着尊卑和社会秩序：北尊南

卑、东尊西卑。因此，不同房派，在家庭的裂变和血脉延续过程中，细胞生长空间的位置和方向，取决于该房派在初始阶段的

方位定位。正如一棵树，某一枝干，其开支散叶，有明确的生长空间。从而，村落有机体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房派组团结构。 

2.3细胞死亡 

村落有机体，细胞有生长，必然有死亡。《宅经》云：“人因宅而立，宅因人得存，人宅相扶，感通天地，故不可獨信命也”[7]。

当房屋主人绝户或迁居，房屋无人居住，年久失修，房屋必然败落，直至细胞倒塌死亡。可见，细胞的生死，决定于细胞核（人）

的生存状态，当细胞核死亡或发布迁移指令时，细胞就面临生死存亡。 

2.4细胞再生 

细胞处于无核状态，即无人居住，处于空心状态，必将面临死亡威胁，或已经处于半死亡状态。因此，若能重新修整，重

新有人迁入居住，则细胞可实现再生。因此，要解决空心村问题，关键在于如何让建筑空间重新适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，使现

代人能够回到旧空间去生活。细胞再生的另外一种模式是，在死亡的细胞空间位置，重新建造房子，旧细胞的死亡，为新细胞

的生长腾出空间。 

2.5细胞的重组 

细胞重组，一般出现在第一种细胞分裂的形式中。当母体细胞中细胞核（父辈）的死亡，其细胞空间，将面临再一次分割，

母体细胞再度分割后，合并到由母体细胞衍生的子细胞空间中，这就是细胞的重组。如图 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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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细胞的分裂、细胞的重组 

2.6异质细胞入侵 

所谓异质细胞入侵，是指在一个单姓氏血缘村落中，出现了异姓入侵，并成功繁衍了自己的后代，拥有自己的居住空间。

从此，异姓寄生在村落有机体中开始细胞分裂、繁衍，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房派组织，单姓氏的有机体逐渐演变成了多姓氏的有

机体。有机体异质组织的大小，取决于异姓的生殖繁衍能力。 

3 器官的发育与生长 

随着细胞的分裂，众多细胞共同结合成一个更高层级的生命个体，以整体大于个体的方式增加生存能力。同时，细胞功能

开始分化，一部分形成有机体的组织，另一部分发育形成有机体的各种功能器官，从而协调、控制群体细胞，达到群体细胞合

作的一致性。 

协调个体行为一致性，是村落有机体生存能力的基本保障。随着村落人口不断增加，人与人之间爆发矛盾冲突的概率增加。

有学者计算得知，当村落人口 20人时，两两之间发生冲突的组合是 190次；当人口增加到 2000人时，两两冲突组合暴增到 199

万次之多。人口增加 100倍，而矛盾冲突的概率增加了 10000倍。因此，调节村落社会个体之间矛盾的各种功能器官随之产生[8]。 

个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，即马克思所说的“经济、政治、思想、血缘、伦理”五种关系。因此，我们认

为村落有机体具有经济、政治、思想、血缘、伦理五大调节村落社会矛盾、维持村落有机体健康发展的功能器官。 

3.1血缘器官——宗祠的生长 

血缘器官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功能器官，其最大的功能是“睦族”，在血缘村落中，以宗祠的形式表现出来。《礼

记·祭统》说：“凡治人之道，莫急于礼；礼有五经，莫急于祭。”可见，通过祭祀，来明确血缘长幼关系，明确个体在血缘

社会中的定位，从而达到睦族的目的，维持和谐的社会结构。 

宗祠是从细胞空间的“厅堂”演化而来的。村落发祥之初，协调家庭关系的祭祀功能在厅堂，随着房派的发育，最早的细

胞——“祖屋”逐渐失去居住功能，演变成同族人丧葬和祭祀的礼仪空间，由此，“祖屋”升格为“香火堂”，并继续发育、

升格为“支祠”，最后升格为“宗祠”。 

宗祠具有阶级性和历史性。孔子曰：“庶人无庙，四时祭于寝。”[6]普通老百姓家，在明朝之前是不能建立自己的宗祠的，

只能在自家的厅堂中祭祀。公元 1536年，明代嘉靖皇帝颁布“联宗立庙”的诏令，民间宗祠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。从此，宗

祠与家谱一起成为家族最重要的象征。 

因此，宗祠是从每一个建筑细胞的“厅堂”发育而来的。随着村落有机体的发展，逐渐形成祖屋、香火堂、支祠、分祠、

总祠各个等级的宗祠，如图 4。 

3.2政治器官——行政中心的生长 

政治器官，是指在被人民、文化、语言、地理区别出来的领土空间中，控制、治理该社会的功能器官。其表现形式是行使

控制权力的组织机构及其象征控制权力的建筑空间形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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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定空间的社会群落中，生存竞争主要表现为生殖资源和生存资源的竞争。除了群落内部的竞争，还面临着群落之间的

竞争。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，人口的暴增，私有制的产生，人际关系、资源关系逐步紧张，使社会群落中竞争日趋激烈、恶化，

因此，逐渐形成一种依靠“暴力”形式来谋求个体之间获得相对和谐的协调机制，这就是政治控制。 

政治控制首先存在于家庭之中。恩格斯指出：“家庭一词（familia），是罗马人发明的，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制，这

种机体的首长，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、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，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。”[9]在中国，“家长制”更多体

现为一种温情的、以德治家的层级控制形式，强调长辈对晚辈的关爱。 

 

图 4宗祠生长示意图 

随着家庭细胞的分裂，血缘村落政治控制形成了层级关系，类似于古埃及的金字塔形：最底层是族子族孙，以上是家长、

房组长、房族长、族长。这是一种纵向的控制系统，和血缘的传承关系同向。政治器官的物化形态是家庭的“厅堂”和村落的

各级“祠堂”，如图 5。 

 

图 5宗族自治控制结构 

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，村落组织主要表现为人民公社、大队、小队三级组织，管理手段主要是政社合一，集体

所有，高度集权；改革开放以后，村落组织主要表现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，原来的公社、大队、小队改为镇、村、小组，

管理手段主要是村民自治。这一历史时期，村落政治中心从宗祠中脱离出来，形成了村委、小组、家庭三级控制中心，如图 6。

物化空间形态上表现为村办公楼、村民小组办公用房和厅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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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村民自治控制结构 

3.3经济器官——生产中心的生长 

经济器官是对有机体生产、使用、处理、分配一切物资这一整体动态过程的总体协调。是有机体经济行为中各种生产力要

素的集合，是与生活空间并存的能量生产、存储、交换、分配的功能空间。 

农户，是农村社会的经济细胞，是以家庭成员为劳动力完全或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组织
[10]

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，

其生产行为主要发生在两个区域：一是在细胞空间内部，即院落空间中的前院、仓库、附房等；另一个在耕植空间。两个生产

空间一内一外，共同构建形成农户农业生产的经济器官。细胞内部负责劳动力再生产、选种、劳动工具的加工、农作物收割后

的晾晒、归仓、对物资的使用、处理、分配等经济过程；耕地负责农作物的种植、管理、收割等劳动生产过程。因此，农户经

济的生产空间，包含“内外”的两重性，形成哑铃式结构的经济器官，如图 7。内外两个空间是相辅相成的作用关系，哑铃的任

何一端失去其作用，则农业生产器官将功能衰竭。如耕地抛荒，生产器官将失去作用；又如，细胞中细胞核（人）老弱化，也

会导致生产器官功能衰竭。 

 

图 7农户（生产队）哑铃式经济器官结构 

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，土地等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，村落经济组织形式主要表现为大队、小队集体经济。耕

植区，农田以队为单位集中连片；居住区，细胞以生产队为单位，组成细胞团。在细胞团内，形成集中的粮食后期加工、存储、

物资分配的公共空间，从而表现出紧密型的“生产组团空间结构。”[11]如图 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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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紧密型生产组团空间结构 

3.4思想器官——教化中心生长 

思想器官，是人们脱离蒙昧，接受教化，提高人们对客观世界和社会的认知，从而提高人们生存竞争力的教育设施。其空

间形态表现为各级教化中心。 

人类都是早产儿，出生时的脑容量不到成年脑容量的 30%，因此，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，便开始接受父母语言的启蒙教育，

以便使孩子掌握与大人、与环境之间交换信息的工具，随着大脑的发育，将孩子逐步引向未知的世界[8]。《大学》开篇即言：“大

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”
[12]
可见，“致知”乃一个人首

要任务。 

个人接受教育，有三个阶段，三种模式。三个阶段分别为启蒙阶段、学龄阶段、就业阶段；对应的三种模式为家庭蒙学、

学校教学、自学模式。因此，在住宅建筑细胞中，教化空间有多个：一个是厅堂，一个是书房，有条件者设私塾。厅堂，接受

父母伦理教学，是言传身教之场所；书房是自学之场所，是“修身”之重要空间；私塾，则是入学后接受教师教育的空间。 

图 9是永嘉蓬溪村近云山舍教学空间分布图，门房的左房间是谢家的私塾。《谢公文波碑记》中记载：“公乐育英才，解囊

资学，设塾延师，山坳农家，书声盈户，泽振溪山。”[11] 

村落中的书院，是在私塾基础上生长出来的，属于“党有庠”范畴。一群乡党共同筹资，筹办的公共教学设施。现如今的

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，则是现代教学体制下农村的教化设施。但居住建筑细胞中，厅堂、书房的教化功能依然存在，个人自学、

家庭教学、学校教学，形成了多层级的教化空间。 

 

图 9某古建筑教化空间分布 

3.5伦理器官——礼、乐中心生长 

伦理器官，用文化宣传和娱乐形式来统一思想，从而形成的一套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乐制度。 

在封建社会，伦理在孔子看来就是处理好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等级秩序关系。礼乐制度分“礼”和“乐”两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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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。“礼”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分等定级并制定行为规范，最终形成礼制；“乐”是寓教于乐的教化方式，体现为不

同等级的音乐、舞蹈等娱乐形式。《礼记·乐记》说：“凡音者，生于人心者也；乐者，通伦理者也。”[13]礼乐制度的实施促进

了宫廷音乐的发展，也促进了民间音乐、艺术的发展，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娱乐体系。 

村落的“礼乐”器官，表现为各种文化娱乐空间。包括戏院、茶馆、文化礼堂、文化长廊、舞蹈广场、各种民俗文化活动

空间等，同时，也包括公园绿地中的各种文化活动空间和设施。 

娱乐功能空间，也是从住宅建筑细胞中演化出来的。住宅院落的“前院”“后院”包括“侧院”，是村民的娱乐空间。随

着村落组织的发展，逐渐形成组团、村落的礼乐空间。 

综上所述，调节村落社会的五大功能器官，都是从细胞空间中演化而来的，并形成了“细胞、组团、村落”三级功能器官，

如图 10。 

4 村落器官的属性及相生关系 

马克思认为，社会和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，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、

变化和发展。中国的道家认为，阴阳，代表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对立关系。它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，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本源，是

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法则。道家同时认为，宇宙万物划可分为五种性质的事物，即分成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大类，并叫它们

为“五行”。五行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对立统一关系。 

 

图 10村落有机体器官与细胞的结构模型 

阴阳五行哲学思想，广泛运用于中国传统的中医学、占卜、风水、历法、社会学等领域。中医学用五行来描述人体五大器

官的功能和关系。五大器官对应五行关系是：心为火，肝为木，脾为土，肺为金，肾为水。五脏之间的相生关系是：肝生心就

是木生火，如肝藏血以济心；心生脾就是火生土，如心之阳气可以问脾；脾生肺就是土生金，如脾运化水谷之精气可以益肺；

肺生肾就是金生水，如肺气清肃则津气下行以资肾；肾生肝就是水生木，如肾藏精以滋养肝的阴血等等[14]。 

因此，不妨用中国传统的“阴阳五行”理论来解读村落有机体中五大器官之间的矛盾关系，从而揭示村落有机体内在的生

命逻辑。正如纪晓岚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所说：“易道广大，无所不包，皆可引以为说。”[15] 

血缘器官（宗祠），在五行中的属性为“木”。古语说“山管人丁水管财。”山上树木葱茏，则象征村落人丁兴旺；人丁兴

旺，则子嗣绵延不绝。古语又云：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”也是将“木”与“人”联系在一起。某一氏族，代代相继，其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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缘传承关系也呈现出树状结构，从根部逐渐向上开枝散叶。因此，血缘器官，属性为“木”。其空间表现形态为各级宗祠。 

思想器官（教化中心），在五行中的属性为“火”，人体器官中与“心”相对应。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认为：“人

类文明的思维调动，是从物质革命开端的。”[16]人类自从学会了用火，开始学会吃熟食，扩大食物链，直接促进了大脑的发育

和智力水平的提高。在西方的传说中，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天火，使人类成为了万物之灵；而在古老的中国，燧人氏钻木取火

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历史，从而开创了华夏文明。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，是世界文明的基石。火，也是点亮人心，脱离蒙

昧的灯塔，因此，思想器官（教化中心），其功能在于“启心智”，在于“格物致知”。因此，思想器官属性为“火”。其空间

表现形态表现为书房、私塾、书院、学校等教育设施。 

行政器官（行政中心），在五行中的属性为“土”。土代表疆域，是一个村落的控制范围，是一族人安身立命的空间。而代

表一族人拥有这个疆域并在此范围内行使各种权利的机构是村落的“行政中心”。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地理范畴，国家是指被人

民、文化、语言、地理区别出来的领土；是被政治自治权区别出来的一块领地。而行政中心，是这一领地权属的代表。因此，

行政器官属性为“土”，其空间表现形态为村民小组的办公楼和村的行政中心。 

经济器官（生产中心），在五行中属性为“金”。经济是对物资的管理，是对人们生产、使用、处理、分配一切物资这一整

体动态现象的总称。经济器官调节着经济细胞生产方式和生存结构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。货币作为一种等价物，可以

衡量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生产效益和劳动产品的价值，因此，经济器官调节功能就可以由货币来实现。而金子自古就是一种货币，

因此，经济器官属性为“金”。其空间表现形态为厂房、仓库、晒谷场、农田等生产功能空间。 

伦理器官（礼乐中心），在五行中的属性为“水”。上善若水。善，表现为各种礼仪、行为规范，是对一个人德行的要求。

而要达到良好德行的教化目的，必须“寓教于乐”，是把宣传和思想教育的内容渗透到娱乐活动之中，如通过看电影电视、讲

故事、学唱歌曲、欣赏音乐、戏曲、美术作品等娱乐活动，开展宣传和思想教育活动，使人心柔弱如水，充满善念。其空间表

现形态为宗祠、戏台、画廊、文化礼堂、民俗活动空间、园林绿地等各种文化、休闲设施。五大器官的属性、分级、内涵见表 1。 

表 1村落有机体五大类功能器官名称、分级及“五行”属性 

器官名称 五行属性 具体类型 村落级 组团级 细胞级（家庭） 

血缘器官 木 宗祠 总祠 分祠 堂 

思想器官 火 教化中心 小学（书院）、庙宇 幼儿园（私塾）） 书房 

政治器官 土 行政中心 村行政中心 队行政中心 厅堂 

经济器官 金 经济中心 村生产空间 队生产空间 家庭生产空间 

伦理器官 水 礼乐中心 村文化中心 队文化中心 家庭文化中心 

 

5 结论 

村落是一个生命有机体。“户”是村落生命有机体的基本单位，即细胞。在村落发育过程中，有机体经历了细胞的分裂、

组织的构建、器官的发育、有机体的形成等生命过程；村落有机体结构上，同样遵循细胞—组织—器官—村落有机体的生命结

构。 

居住在细胞空间中的“人”，是细胞核，携带着文化基因，具有遗传的全能性。“人”的自我生产，控制着细胞的分裂、

生长、重组、死亡、再生全过程，揭示了村落组织、有机体的生长和演变的生命逻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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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落有机体在发育过程中，一部分细胞形成有机体的组织，另一部分发育形成有机体的各种功能器官，从而控制群体细胞，

达到合作的一致性。根据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，村落社会包含血缘、思想、政治、经济、伦理五大关系；与之相对应的，本

文认为村落便具有宗祠、教化、行政、经济、礼乐五大功能器官。 

五大器官之间暗合中国传统哲学中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。村落有机体的发展，不决定于某一个器

官的作用，而是各大器官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。因此，只有这五大功能共同健康发展，才能使村落生命体处于和谐状态，五大

功能缺一不可。其相生相克的矛盾关系，推动了村落生命有机体生长和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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